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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关注， 发生在身边的迫害














一段偶然的经历，悄然改变着我的一生。


我在电子邮箱中发现了几封讲述法轮功的信，说法轮功是“千古奇冤”，说中央台搞“栽赃陷害”，由于和官方媒体所宣传的反差太大,让我觉得不太可信。


春节里，回到家乡，在与身为警察的父亲闲聊的过程中，竟然得知法轮功学员并非真的像官方所称如洪水猛兽，相反却是难得的好人，不免大吃一惊，同时也大感不解：“既然他们那么好，为什么政府花这么大力气去撒弥天大谎呢？” 春节后，登门拜访了一位要好同事的母亲，她炼法轮功，所以想直接问问她。 


这位善良的阿姨，在得知我的来意后，向我敞开心扉，述说了从她96年炼功开始，到炼功后的身心变化，一家人和睦相处的情况，一直到99年法轮功被诽谤、歪曲和迫害。听完阿姨的述说，我才如梦方醒。我为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这件大事感到震惊。带着几分沉重的心情，我拿过阿姨送给我的真相光盘，回到了家中。我打开电脑，插入光盘。画面中:一位大妈为了替法轮功讨公道，走上了艰难的上访之路；一位农民老大爷，为了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从家乡，风餐露宿，一步一步走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走烂了九双布鞋；那次被官方污蔑为“围攻中南海”的4.25事件，真实的一幕竟是上万的法轮功群众的和平上访。他们是那么的坦然，那么的安静祥和。我被他们这种荡气回肠的壮举深深震撼了。


当看到画面中，天安门广场上法轮功学员遭受着警察的拳打脚踢，仍此起彼伏地高举起手中的“真、善、忍”横幅时，我再也禁不住哭出声来。这是一群在用自己的生命呵护着善良、捍卫着正义、呼唤着良知的人们。     


“真、善、忍”三个字一瞬间让我明白了他们所做的一切，也让我毅然地做出了一生中最无悔的选择：“我要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 





【明慧网】最近，


中国驻悉尼领馆政


治领事陈用林，拒


绝继续为中共镇压


法轮功卖力，并脱


离中共，在澳大利


亚及整个国际社会


引起强烈震撼，成


为世界各地媒体大


幅报导的焦点话题。


据澳大利亚多家媒体报道，37岁的陈用林向记者表示他不是法轮功学员，但同情法轮功。他说，“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大规模的迫害。”作为政治领事，他的主要工作是“执行中共的政策，迫害在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监视他们的活动，包括雇佣人员收集法轮功学员的活动情况。”打压初始，他紧跟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为此，他受到良心的谴责。 


陈用林说，在他过去任职的四年中，因为用“邪恶的方式”为中共工作,迫害法轮功学员而产生的罪恶感，使他频频处于噩梦之中。


据澳洲广播公司报导, 陈用林担心因为反对迫害法轮功，回国会受到迫害，因此向澳洲寻求政治庇护。◇ 








车水马龙与匆匆打拼之间     愿这片绿洲为您开拓心灵的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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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7日，几经周折来到澳洲、原天津国保工作人员郝凤军在墨尔本面见媒体，声援陈用林的正义之举，以直接参与见证者的身份和第一手资料，曝光中共严酷迫害法轮功的黑幕。以下是节选自大纪元6月8日的郝凤军口述。


2000年10月，为了养家糊口我来到了这个新组建的天津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局工作，直至2005年2月我逃出中国前。


2002年年初的一天里抓住了79个法轮功学员，另有2个人跑掉了（其中一个叫徐子傲的女孩才13岁，她母亲孙缇也在此案中被抓，一个13岁的孩子就这样流离失所）。2002年2月的一天晚上，我接到电话，让我陪一名法轮功学员看病。当我到达南开分局看守所后，看见法轮





中科院610副组长


郭传杰被判有罪


【明慧网】2005年6月2日，美国联邦纽约南区地方法院对中国科学院“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郭传杰进行了缺席审判。法官的判决要求被告郭传杰赔偿对原告造成的伤害及经济损失。 2005年2月22日，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曼哈顿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等罪行起诉了当时在美国访问的郭传杰。 郭传杰是中国科学院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


迄今在全世界28个国家已有13个针对江泽民的诉讼案、34个针对积极追随江氏迫害法轮功的22个中共高级官员的诉讼案正在进行中，其中一些人已被判有罪。





请用国外邮箱给eo@att.net发一封标题为空白内容为get  int.zip的电子邮件可获得最新破网软件，看到外面真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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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学员孙缇坐在提讯室的凳子上，眼睛被打的成了一条缝，当时审讯她的警察是国保局610办公室的穆瑞利，他的手上拿着一根带有血迹的螺纹钢棍，审讯桌上摆有一个高压电棍。我们进屋后就请穆瑞利出去了，孙缇一下子哭了出来，她撩开上衣让我看看后背，我被惊呆了，她的后背几乎没有皮肤颜色了，全是黑紫色的并且有两道长约20公分的裂口，鲜血在慢慢的往外渗。过了一会国保局副局长兼610办公室主任赵月增也来了，他命令我们不许向任何人讲这件事，








走出噩梦


奔向光明











我是50多岁的农村妇女，到老了才得到法轮大法。大法师父在《转法轮》讲的许多法理，心灵净化、道德回升、祛病奇效、身体飞升、天目等等，我经过实修，都有不同程度的体悟。


99年7月江泽民邪恶集团开始打压法轮功。大喇叭、电视电台不是也常叫喊着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修法轮大法的人，是经过实践得出“法轮大法好”这个结论的啊!


为了反映情况，我去北京的信访局上访，却遭到恶警抓捕、辱骂，毒打、关进了拘留所－－这信访自由原来是假的。


出来后，我又到最高人民法院上访，原以为也许最高人民法院会主持公道，不料，照样抓人，把我送回当地公安局。局长气急败坏，给我带上一个40多斤重的脚镣，并戴上手铐，还得意洋洋地说：东北最大的两个脚镣给你带上一个。


他们十多个恶警轮换着毒打我一个妇女，还用高压电棍电，将我电致昏死过去。见我醒来，他们把我手脚扣在一起，逼我在院子里走，不一会脚脖子磨烂了，鲜血直流。晚上不让我睡觉，手铐脚镣不给摘，两只胳膊成一字形固定在铁架上。当时我想：“我当一辈子农民，艰苦一辈子，有时甚至填不饱肚子，但我都没说过共产党一个不字。今天，我修真善忍有什么错,如此残害我？◇








人到无求品自高





【明慧网】这是一个刑事犯写给曾被非法关押在监狱的大法弟子的信：   


在狱里你给我说了那么多道理，我那时虽然经常反驳你，甚至嘲笑你，但我内心深处真的接受了很多，重新获得自由时，我发现你讲的都很有道理。现在回头看看你们大法弟子，真了不起！你们是有信仰的人！


我的几个同案犯出来以后，“穿新鞋，走老路”，继续做那些事。其实共产党从来就没有“改造”好一个人，反倒是把人变成了鬼。他们几个现在有的走私，有的贩毒，现在看都发了大财。可我一点也不羡慕，我现在虽然工资不高，但心里踏实，如果没遇到你们，没遇到法轮大法我也许是做不到的。就像你常说的：“做好人有做好人的乐趣”，是的，我尝到了做好人的甜头。我在现在的工作，虽然没有什么职位，可大家都很尊敬我，当我提出想换一个工作离开时，他们都真诚的挽留我。我想这也是他们对我人格的认同吧。这次见到你，真有说不完的话。看你还是那样乐观。但你也要注意安全，共产党太阴毒，迫害好人从来都是心狠手辣，你要多加小心。








● 河北保定定兴县法轮功学员胡锦凤第三次被绑架


2000年6月4日定兴县大法弟子胡锦凤在家被乡政府找去，问炼不炼，如果炼就被送到拘留所，胡锦凤坚定的回答炼，绝食一周后被放回。 7月20日因进京上访，又被绑架回来，被送到定兴县看守所，绝食半月后被放回，从此流离失所。 2005年5月13日在一法轮功学员家，被绑架到定兴县看守所，在第四天，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被送到保定劳教所，一直绝食到现在。 


胡锦凤的父亲胡子春,2000年6月4日被送到李郁庄洗脑班，被非法关押了100天。2004年4月30日又从家中被绑架到洗脑班，80天后被放回家。2004年12月，被邪恶之徒绑架到看守所20多天后，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被送到保定劳教所迫害。至今仍被非法关押。 


希望所有善良的人们关注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迫害，帮助正在受到受害法轮功学员重新获得自由！


● 请关注保定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新一轮迫害


【明慧网2005年5月22日】最近，河北保定劳教所残酷迫害大法弟子，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被整日铐在床上，除吃饭、上厕所外，连睡觉都不打开，非常残忍。邪恶的目的就是逼迫大法弟子放弃修炼，只要不写“四书”的，恶警就把人按在地上或是绑在床上用电棍电，它们怕大法弟子喊出声来，就把大法弟子的嘴堵上，有时连续长时间的电，直到伤痕累累，昏死过去。恶警们已毫无人性可言。


● 河北易县法轮功学员郑芳被非法判刑三年


大法学员郑芳，2005年3月15日去马头庙会讲真象，被便衣恶警绑架，送到易县七里庄拘留所，随后抄家把所有的大法资料全部抄走，等第二天她丈夫刘燕去拘留所看她，已被打的浑身肿的不成人样，还逼迫她丈夫交出五千元罚款，第三次去看她，就不让见面了，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被判刑三年。 











我尝到了做好人的甜头





让我们带她到拘留所医务室上点药。一连一个多月我们每天都要给孙缇上药。在和孙缇接触的这段时间里，她几乎天天询问自己孩子的下落，也告诉我们法轮功对做好人的理解。当时我的心都碎了。我知道他们都是好人。我更关心她的孩子，一个13岁的孩子没有父母在身边，又不能到亲戚家（她家亲戚全部被监控），她在外面吃什么、睡在哪呢？我内心焦躁不安。


母女俩的遭遇和我亲眼目睹的惨状常常在我的梦里出现，令我彻夜难眠。后来得知孙缇被判刑7-10年，至今生死未明。





郝凤军后来说，这件事是他思想上的一大转折，为他后来出走澳洲埋下了伏笔。














